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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自晋朝以来， 桃花潭所在的泾县便属于它
东北面的宣城管辖。 从桃花潭到宣城不足一百
公里，沿途都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村落人家，
如一首婉约的绝句，虽无振聋发聩之音，却有耳
目一新之感。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很有可能，李白会在宣
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很明显， 他喜爱这个
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幽的地方。 自然风景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
以及他本人的偶像。

李白的偶像在宣城留下了一座楼———准确
地说，是楼的遗址；然后，后人在遗址所在地，用
不断地重建来抵挡时光的销蚀和兵火的摧毁。

楼并不高，只有上下两层，位于宣城市区一
座略微突起的小山上。 在李白来到宣城之前两
百多年， 李白的偶像做过宣城太守， 世称谢宣
城。他的名字叫谢朓。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山水诗
人之一，他与其本家谢灵运并称大小谢，谢灵运
是大谢，他是小谢。

53 岁那年，李白第一次前往宣城，并在谢朓
做太守时建的楼上与族叔李华共饮。 饮宴而有
诗，对诗人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 李白在诗里
感叹光阴疾速，“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断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世事就是这么荒谬，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云儿想
做一只鸟，鸟儿想做一朵云。 历史上，不少达官
显贵希望做文人， 而一流的文人李白却想出将
入相。 站在 53 岁的人生高处，酒后的李白满腹
怀才不遇的幽怨。 不过，他仍然没有忘记表扬自
己的偶像：“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
发。 ”

从大的向度说，天下名山有名的原因，不外
乎两种：一种来自其天赋的自然形态，比如特别
高或特别险，或是其他地理方面的特别之处。 比
如珠峰，全球最高；比如梅里雪山，特别险要，难
以攀登。 另一种来自后天的人文加持，比如佛教
之于五台山，道教之于武当山。

敬亭山属于后一种。 不过，这座海拔只有三
百多米的小山（与西部的极高山峰相比，还不如
其零头），之所以跻身天下名山行列，不是因为
宗教，而是因为诗歌。

说敬亭山是诗歌之山，一点不算夸张。 除了
李白的偶像谢朓外， 为敬亭山写过诗的还有王
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李商
隐、韦应物、陆龟蒙、苏东坡和梅尧臣等。

当然，所有关于敬亭山的诗作中，最广为人
知的无疑出自李白之手。 这首只有 20 个字的五
绝，谁都读得懂，谁都可能读出不同的滋味：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曲终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
出于对宣城的热爱， 李白在初到宣城之后

两年，也就是 55 岁时，又经金陵而来。 如果不是
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很可能，李白会一直生活
在宣城———和来往的官员、 文人喝喝酒、 游游
山、写写诗，顺便在诗里发发牢骚，感叹襟抱未
开。 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也由盛转衰，由
治而乱。

李白也蹚了毕生最令人错愕的一趟浑水。
安禄山的叛军自幽州南下，一路摧枯拉朽，

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先后陷落， 唐玄宗仓皇逃
往李白的老家四川。 李白也深知宣城不可再居，
他先在杭州暂住了几个月，复觉杭州亦不安全，
于是一路向西，避乱于长江之滨的庐山。

庐山也是李白的旧游之地。 首次到庐山时
他才 25 岁，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 他为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震惊， 留下了妇孺
皆知的《望庐山瀑布》。 人生易老，转眼之间，当
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白发萧疏的垂垂老
者。

庐山属于山崖陡峭的断层山， 如果从足够
高的高空鸟瞰，你会发现，庐山呈椭圆形，近两
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峰， 构成了长约 25 公里、宽
约 10 公里的山体。 五老峰位于庐山东南部，山
的顶部被垭口所断，分成了五座相连的山峰，远
远望去，像五个席地而坐的老人，人们形象地把
它命名为五老峰。 年轻时游庐山，李白既为瀑布
写诗，也为五老峰流连。 诗中，他表示希望结庐
五老峰：“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渴望辅佐君王、志在天下的
青年，在诗里表示要归隐，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
愁罢了。 只是，那时的李白恐怕万万没想到，30
年后， 他真的将在一事无成中隐居到庐山的云
松下。 ———根据李白的诗可知， 他的隐居之地
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

然而，隐居才几个月，一个叫韦子春的人三
次带着厚礼来到李白草堂。 他代表唐玄宗的儿
子永王，邀请李白下山入幕。

如同上一次李白要去幽州一样，这一次，宗
氏仍然坚决反对。 这个妇道人家看时局的眼光，
远远高过李白。

此前，唐玄宗逃往蜀中时，自知无力平叛，
于是令太子李亨留下。 李亨到达灵武后，即皇帝

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这是天宝十五年（公元
756 年）七月十三的事。 时过三天———玄宗应该
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采纳房琯的建议，实行诸
王分镇———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导致皇室内乱
的馊主意。

诸王分镇的具体操作方法是， 太子李亨为
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
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岭
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充广陵
大都督， 领江南东路及淮南、 河南等路节度都
使；丰王李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
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 四王之中，太子李亨本
在北方统兵， 而盛王和丰王并不出阁， 只是遥
领，事实上真正外放的，只有永王李璘。 并且，唐
玄宗授予他自行辟置官属、筹措粮草的特权，这
就给了永王偷窥神器的机会。

《资治通鉴》称：“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
陵。 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
人，日费巨万。 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以为
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
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 ”

永王欲分裂天下，划江而治，不得人心，其
时大多数人都已看出来， 并采取避而远之的不
合作。 如江陵长史李岘见永王不遵从唐肃宗要
求他归觐于蜀的指令，知其早晚必有大祸，立即
称疾辞职赴行在。 又如与李白同为“竹溪六逸”
的孔巢父，当永王拥兵东进并礼请他入幕时，婉
言谢绝。

令人纳闷的是， 聪慧过人的李白却在众人
避之不及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了永王礼聘，成为
唯一一位替永王站台的“全国知名”人物。 这不
能完全用政治上幼稚来解释———他再没有政治
智慧， 毕竟多年来与无数王公将相甚至皇帝打
过交道，耳濡目染，所历所经，恐怕非孔巢父所
能比。 甚至，就连他的夫人宗氏也看出其间的风
险，并力阻他下山，他却欢天喜地下了庐山投入
永王幕中，并写诗歌颂永王：“我王楼舰轻秦汉，
却似文皇欲渡辽。 ”

很显然，这仅仅因为渴求政治出路，一生都
在下意识扮演管仲、乐毅、诸葛亮的李白不愿意
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尤其是此时的他已
年过半百，年华所余无几，政治抱负却完全没有
施展。 现在，永王派部下三顾茅庐，他自觉不可
多得的机会已然来临，因之踌躇满志，进而以谢
安自居：“安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

后来的结果广为人知：至德元年（公元 756
年）腊月，永王率军顺江而下，不到两个月就兵
败丹阳并身死。 至于踌躇满志的李白，也因投身

永王而下狱。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平定永王叛乱
的唐政府主要官员， 便是当年与李白和杜甫一
起豪饮壮游的高适。 李白下狱后，托人把一首诗
送交高适，希望他出手相救。 李白的妻子宗氏，
也出面去找高适。 但是， 高适既没有回李白的
诗，也没有见宗氏。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后来杜
甫流落蜀中， 同在蜀中的高适给予杜甫不少照
顾。

旧友对李白的呼救不置一词， 验证了杜甫
在诗里道出的李白在永王兵败后面临的险境：

“世人皆欲杀”———的确， 刚刚承受了安史之乱
痛苦的人们， 对永王企图割据的反叛行为深恶
痛绝，而李白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竟然追随
永王，并为他鼓吹，自然罪该万死———只有敦厚
的杜甫才会怜其才而担心他遭遇不测。

幸好，在宋若思和崔涣等人的帮助下，李白
的性命总算保住了，最终的处理是流放夜郎。 更
幸运的是，因为遍及天下的诗名，他长达一年的
从浔阳前往夜郎的流放之路， 竟相当于边走边
游的自助旅行， 沿途照例有朋友或粉丝为他置
酒设宴。 一年后，他走到奉节，朝廷大赦令传来。
于是乎，他立即买舟东下，在“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的喜悦中获得自由。 东下之
后，李白由江夏而至岳州，浮沅湘，游零陵———
与此同时， 一直为李白担忧的杜甫正在经历一
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奈何迫物累， 一岁四行
役。 ”他由洛阳而华州，由华州而秦州，由秦州而
同谷，由同谷而成都。 最绝望时，全家面临冻饿
之虞， 不得不在风雪天里跟随一个养猴子的老
人上山挖黄精糊口。

温暖的南方，山明水丽，劫后余生的李白享
受着美酒与美景的安慰。 三年后，像一只躲在僻
静处舔好了伤口的小兽， 年过六旬的李白又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在政治上崛起：李白想
去投奔李光弼———李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人
物，以功进封临淮郡王。 不想，走到半路，年事已
高的李白病了。 他只好悻悻而返，经金陵而至当
涂。 当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今天属于马鞍
山， 唐代属宣城。 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是当涂县
令， 他成为暮年李白的主要依靠对象。 有了族
叔，至少衣食无忧。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十二）
聂作平

再见红椿，已过经年。
再见土家，已是卅载。
第一次接触土家文化，是关于一个人。 我

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个人居然会在三十年后，
与家乡的一个乡镇如此形神兼备的紧密契合
在一起。

他的汉名叫家胜，正宗土家族人，是我在
云南当兵时的同年战友。

家胜的个子不高，很敦实，脸部轮廓粗犷，
两只眼睛又小又黑又亮， 透着一股顽强的劲
道。

因为是同年兵，大家在一起摸爬滚打的时
间较多，我对家胜的了解较深，也较全面。

他会说汉语，但很不流利，往往一句话说
了几个字就会停下来，想好之后再断断续续说
出后面的话，很多时候会辞不达意，或者辞乱
达意。汉字就更可怜，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另外
还认得诸如一二三、 你我他之类的极常用字，
总数绝对不会超过五十个。

在枯燥的军旅岁月中， 我们喜欢调侃他，
而他会倔强地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跟我们针锋
相对，结果可想而知。输了的他绝不会恼，只是
不再说话，一个劲的憨笑，并且还是与他五大
三粗外型截然相反地抿着嘴略显羞涩的笑，这
就让我们更加开怀。

新兵一年结束，因专业不同，我与家胜很
难碰面，直到退伍前数月，同年老兵再次相聚，

又见到了他，却是让我惊讶连连。“小龙，你这
几年到处跑，把云南省都跑遍了，比我们待在
连队的好玩多了。 ”“家胜，你叫谁小龙，搞错没
有，是不是这两年没修理你，皮子痒了？ ”“切，
我比你大两岁，叫你小龙咋了，你还敢说个不
字？ ”“你别忘了，我帮你写过信。 ”“当然没忘，
那次我花了半个月的津贴给你买了三包烟，别
人一包烟能帮忙写三回。 ”这家伙什么都知道
了，还牙尖嘴利的，让理亏的我有些措手不及，
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旁边一个战友补充道：“此一时彼一
时啊，家胜这几年睡觉都抱着新华字典，逢人
就问，早就学富五车，比我认的字还多，读书看
报是小菜一碟，写信也轻松自如，至于斗嘴吵
架，你刚才已经见识过了，哈哈哈。 ”我原本有
些不甘，听闻此言，顿时泄气。

不是说一定就调侃不了他， 但扪心自问，
仅凭一本字典， 利用艰苦军事训练的业余时
间，在两三年时间内就能说、认、写到如此地
步，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并且，很多高等学府的
外国语学生， 以脱产的全日制学习的方式，恐
怕也很难做到。 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个依然可

以调侃的战友兄弟，但更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土
家汉子。

这样一个土家汉子，让我三十年都不曾忘
记，也让我在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当我踏进巫
山县红椿土家族乡的那一瞬间， 突然时空穿
梭，将这个憨厚而聪明的土家汉子与之完美地
联系起来。

几年前，我去过红椿，印象深刻，一如当年
家胜的汉语水平，贫乏而单调。彼时的红椿，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除了普通简单
的农业种植和烤烟，基本没有拿得出手的经济
项目，老乡们的生活正在脱贫线上挣扎。

记忆中最深也最直观的是， 那日傍晚时
分，一行人走在环镇公路上，陪伴我们的只有
孤零的夕阳和影子，直到穿过场镇走回住宿地
都没遇到人。 那一幕，如今回想起来，有些凄
凉，正如家胜最初认得的汉字犹如荒山野岭的
几个落寞游人。

时至今日，再见红椿，我就像退伍前遇到
家胜，完全被震惊到了，甚至可以说被吓到了。
进镇第一站，观景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喧嚣
的声浪，堪比闹市广场；场镇内，蜂涌而至的避

暑团，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农家乐，甚至于一房
难求，而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被迫改变行期和
住宿地点。

四面青山环抱，林涛树海起伏，其间一小
镇却独独人潮人海，这是一道风景，也是一个
奇迹。 除此之外，应运而生的如大坪村等乡村
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经济作物如党参天麻等中
药材也成规模的破土而出，为整个乡村带来一
股股强有力的资金流和财富源，让曾经对富裕
生活望眼欲穿的老乡们终于露出满足的笑容。
这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结
果，而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天翻地覆
的变化，却只发生在短短数年之间。 家胜是如
此，红椿也是如此，一个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是
行政乡镇，但却如此形神兼备的契合，这其中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顽强倔强不服输的
性格，那是一种埋头苦干大胆闯荡的风格……
或许，这些都是一种土家精神？或许是吧，否则
不会如此巧合。

而我，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见证人。 相信往
后，一定会更多，更惊喜。

初夏的风徐徐吹过人群街道， 其间攀
升的层层热浪一如花圃里殷红的红玫瑰，
热烈奔放。花枝摇曳间，点点莹白在缝隙里
隐隐绰绰，与它寡淡的香味倒是如出一辙。

凑近细看，白色花苞圆圆的、鼓鼓的，
恰如绸缎包裹的小珍珠， 又仿佛装着天酿
的玉液琼浆，似乎腰破裂开来。 莹白柔软，
隐在一片热烈间， 为妖艳的玫瑰添了些许
清雅，使炙热的阳光透着几分恬淡惬意。花
圃里种类各异、竞相绽放的鲜花在此刻，在
星星点点花苞的拥簇下倒是显得和谐又愈
发娇艳了。

它是一片满天星， 默默地享受着阳光
流淌过花丛，悄悄地衬托玫瑰的艳丽，无声
无息。 它从不顾影自怜，只是静立着，安静
地开放，看着人来人往，又沉默地与月光牵
绕，一如漫天星辰。

它是一片满天星， 尽管身旁耀眼的玫
瑰一朵朵灼灼如火，像斟满红酒的酒杯，又
像团团燃烧的火焰，注定是舞台中的主角，
光彩夺目。它仍然不卑不亢，沉默又拼尽力
气地在这个季节留下自己的身影， 在春夏
交接的风里留下它特有的清新怡人， 一如
在云间呼吸， 在长焦镜头下令人震撼的繁
星。

“我在开花！ ”它们在笑。
“我在燃烧！ ”它们嚷嚷。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芸芸众生，各有其道，有人
觥筹交错，有人万众瞩目，更多的都是普通
人，就像花圃里的满天星，不起眼又不可或
缺。也正是这星星点点的娇俏小精灵，完成
着自己的生命进程， 舒展着娇小可人的身
姿，散发着寡淡却又清新怡人、恬淡悠长的
香气，可映衬在玫瑰四周，浑然一体，又可
单独成束，别是一番风景。 正是无数的“满
天星”们，组成了社会的基石，各异的普通
故事才有了不普通的生活， 才有了烟火人
间。

玫瑰与满天星，皎月与星辰，高楼与车
流，无声交汇、流转纷飞。 花，成了茫茫一
片；夜，成了茫茫一片。 华灯初上，蓦然回
首，满天星在灯火阑珊处，沿光昂首而又悄
然无声地绽放生命！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3 届 15 班
学生。 指导老师：易春容）

满天星
易露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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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听懂这九板十三腔
很难相信，手持宝剑、花环、牛角
背插靠旗，且手舞，且足蹈
仙界凡间，便能重合一道

很难相信，钹动，锣敲
神女就能按下云头，翩翩驾到
很难相信，这一出原始的舞台剧，还

能是
现代社会不死的龙套

只能信服， 人民原始的善良不生不
灭

有些音乐，能将山脉揉成波涛
只能信服，神女确实就在山顶
祖先就在离我们三尺的地方， 为后

代祈祷

我起身离开。 巫音像一卷巫山慢慢
合拢

只留细细的缝隙一条
而江水，就从这巫峡流出
漂一些音符，漂几只牛角

我从红叶间穿过

我的游船，从红叶间穿过
大自然摆脱阴郁，竟是这么迅捷
一切都开始昂扬
船尾的国旗，是一片较大的红叶

叶子染红的那一部分天空
让我忘记今天是阴雨
我的相机还没有取下镜盖
镜头就已经是一个太阳

叶子真给面子， 把深秋裱糊得如此
温暖

这让我明白， 花朵不一定是事物的
中心

以辅佐为己任的叶子，刹那间
底定江山

巫 音（外一首）

黄亚洲


